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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春节还有几天，位于黑龙江省伊春
市北端，小兴安岭东段的乌伊岭镇最低气温
已降至零下33摄氏度，厚厚的白雪覆盖着这
座山区小镇。进入腊月山区的百姓们就陆陆
续续乘车前往伊春采购年货，每天车上的旅
客都络绎不绝。

2月 3日，农历腊月廿二，立春。早晨 5
点，空气中飘散着层层冰雾，街道上异常寂
静。但乌伊岭火车站里渐渐热闹起来，老
乡们通过检票闸机后登上 6968 次列车，到
153 公里以外的伊春市采购年货。今天，王
庆林带着儿子去伊春走亲戚，顺道去赶集采
购年货。

“孩子爱吃虾，我妈爱吃黄花鱼，媳妇爱
吃肘子，凡是他们喜欢吃的，今天都得买全
了。”车厢里，王庆林念叨着媳妇交代的采购
任务。

5 时 30 分，列车缓缓驶离乌伊岭站。从
乌伊岭到伊春153公里的距离要运行3小时15
分，途经九个车站、三个乘降所，全程票价

也只有9.5元钱，最低票价只有1元钱。
“这车比我们镇里的出租车还便宜，我们

都管他叫‘铁路公交车’，我从小就坐着这趟
车进城上学、就医……”说起这趟车，王庆
林打开了话匣子。

6968次是乌伊岭往返伊春的唯一一趟列
车，冬季遇到大雪封山，也是这里连接外界
唯一的交通工具。沿途所经村庄距铁路线不
足百米，最近的都能看到老乡家院落的摆设。

“沿途所经村庄多，位置偏僻，为方便老
乡出行，我们就在住户较多的地方，设立了
停车‘站点’，也就是乘降所。老乡在家听到
火车鸣笛后，现穿鞋出门上车都赶趟。”正在
为旅客测温的列车长高福林介绍说。

火车每隔十几分钟就要停靠一站，老乡
上车后有的跺跺脚，有的搓搓手以驱散身上
的寒气。锅炉旁的供水员李强手中铁钩在炉
膛上下翻捣，没多久那些刚上车的旅客就脱
去厚厚的棉衣，此时车厢的温度计显示在
20℃。“外边冷，这炉火就得看住了，煤就得
不停地填，要不温度就得下来。”李强用手中
的白毛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笑着说。

“这不快过年了，老乡们都出来置办年
货，虽然疫情有点影响，但这几天客流还是
比往常多，我们也加大对车厢门把手、卫生
间等旅客常接触处所的消毒频次，还给旅客
预备了一些备用口罩。”沿途上车的旅客越来
越多，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高福林挨个

车厢招呼着大家戴好口罩，提醒老乡尽量分
开坐。

上午8点39分列车到达终点伊春，王庆林
领着儿子和约好的几个同乡向农贸市场赶去。

下午 4 点多，太阳早已淹没在小兴安岭
的大山里，6967 次返程列车又变得热闹起
来。鸡、鱼、肉、海鲜和各种蔬菜将行李架
和座椅下挤得满满当当，老乡们兴致勃勃聊
着天，不时还传出欢快的笑声，让这趟“慢
火车”上充满了浓浓的年味。

“车厢里暖和，怕我们的冻货化了，车长
还特意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存放的地方，想得
太周到了。”王庆林指着自己的年货，对列车
的服务夸个不停。

蔡玉萍老两口也是这趟小慢车沿线的居
民，今天就是坐着这趟车大包小包地买年
货。“这是黄花鱼，这是鸡翅，还有我大孙子
爱吃的猪肝。过几天再去伊春买点糖和对
联，年货就齐了。”蔡玉萍指着鼓囊囊的
包裹一脸笑容地说，“现在手里有钱了，
我们老两口想吃啥就买啥，真的要感谢国
家政策好，让我们大山里的百姓都过上了幸
福的生活！”

目前，铁路在哈尔滨局集团管内每天开
行这样的“公益性慢火车”23对，主要运行
在交通不便的
偏远山区和林
区。这些慢火
车是山里人的

“赶集车”，也
是求医上学的

“公交车”，承
担着沿线百姓
的致富梦。

我曾经提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
理。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
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
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
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
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

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
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
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

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
事”，延续历史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摘自习近平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9年9月18日）

泥沙少了——

河水越来越清了

一部黄河志，半部治沙史。
谁能想到，为了治沙，李增忠把家从省

城搬到了百里外的荒滩。
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的龙

羊湖库区是黄河上游沙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之
一，常年干旱无雨不说，每天还都有不同强
度的沙尘暴。就是这片不毛之地，却成就了
李增忠的“梦想”。

2013 年之前，李增忠一直在青海果洛、
玉树等地做工程项目。“那几年，自己积累了
一笔小钱，但我时常在想，自己所做的能给
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李增忠说，一次偶然
的机遇，他第一次踏上了龙羊湖库区的土
地，荒芜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他——满眼是
黄沙与荒山。

“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新事业！” 2014
年初，他进驻荒漠，开始造林绿化。

然而，在荒漠里植树谈何容易。因为地
表温度太高，刚栽下去的树苗没几天就被烤
死了。看到此种景象，当初从别地跟随李增
忠而来的植树人纷纷选择离开。许多人劝
他：“人都难活的地方怎么能种树呢？”

可李增忠并不服气，他出人意料地把家
搬到了这片黄河荒滩，天天在沙窝窝里挥
锹、扦插、培土……由于生态本身就脆弱，
当地不能搭建永久性建筑，他便一直住在帐
篷里。

一次，一位来自广东的朋友来看他，在
睡了一夜帐篷后，朋友的耳朵、嘴巴里便满
是沙子。朋友直言：“这样的地方根本不适合
种树，我给你 300 万，咱们重新选一个项
目。”李增忠头也不回，依旧坚持着自己的选
择，但最初的造林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第一年，投资 300 万元种植的 133 公顷
苗木全军覆没；第二年，活下来的树苗连
三成都不到……即便如此，李增忠也没有
打退堂鼓，反而将家中全部财产抵押，向
银行贷款了 1000 万元，继续投入造林。“要
不我就跳进黄河，要不我就干成。”李增忠
暗暗发誓。

随着经验的积累，李增忠慢慢发现：种
树，光下苦力不行，还得会动心思、想办
法。他发现，想要在荒漠里种活树，首先要
种草。因此，他以乔灌结合的方式，沿着黄
河，在东西长 28 公里的区域内，种下冰
草、麦娘草、沙蒿等近百吨种子。在长出草
的地方又栽种树木，由专人施肥、记录生长
过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截至2020年底，库区
树木成活率已达 95%，造林数量实现了历史
性突破。

沙地被植被覆盖后，龙羊湖库区的沙尘
天气骤减，黄河两岸的排沙量也随之减少。
看着一片片重现绿色的沙窝，李增忠感慨
道：“在沙漠里种活树，是这辈子做过的最有
成就感的事。”

如今，黄河边上，站起越来越多的“李
增忠”，种出一片又一片盎然绿色。青海省草
地覆盖率比 10年前提高 11%；四川省黄河流
域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5.6%； 2015年至2019
年，山西省黄河流域完成造林2283万亩……

“李增忠们”的努力，让身处黄河壶口的

吕桂明有了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吕桂明是山西省临汾市壶口瀑布景区的

一名农民摄影师。以前每次为游客拍照，仅
仅在瀑布边站 10 分钟，他身上就会满是泥
点。“特别是汛期时，瀑布都是黄色的，河边
的土腥味也特别重。”吕桂明说。

随着黄河上游、中游水土治理日见成
效，从陕北流到关中壶口，黄河的含沙量正
在逐年递减。“现在穿着白衬衫拍照也不怕弄
脏喽！”吕桂明笑着说，如今，在瀑布边拍
照，只感到清爽舒畅，不少游客参观完后还
会纳闷：黄河咋没想象中“黄”了呢？

据统计，黄河含沙量近 20 年累计下降
超过 8 成，有效减缓了下游河床的淤积抬高
速度。

产业变了——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要守住绿水青山，很多传统产业需要转
型，但产业转型绝非易事。

白天追至陕西咸阳，晚上撵到陕西渭
南，凌晨又赶回河南三门峡，李保祥一天一
夜跑了上千公里。瞧着眼前这个锲而不舍的

“小老头”，四处“躲闪”的矿坑承包商终于
被打动，直叹“我服了”。

事情要从2016年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开始整治说起。

位于三门峡市域内的小秦岭是黄河重要
的水源涵养地，已在此工作 27 年的李保祥，
现任保护区管理中心党委委员。他告诉记
者，小秦岭曾是全国第二大黄金产地，持续
50 年的粗放开采，虽然让当地经济扶摇而
上，但也使“母亲河”遍体鳞伤。

“矿坑前前后后就挖了500多个，最深的
坑道恨不得绵延 10 公里！”李保祥介绍说，

“掘金产生的废水也是直排入河，保护区内

有 5 条黄河一级支流，每条都是‘五颜六
色’的。”

2016年，小秦岭决定背水一战，确定了
“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让企业自己“砸
掉金饭碗”，在许多人看来，这无疑是“痴
人说梦”。

“听说要整治，有的企业来‘硬的’，组
织律师团‘要说法’，夜里把保护区堵上的坑
口又扒开；有的承包商则来‘软的’，电话关
机玩起‘失踪’，全国各地四处躲。”李保祥
略显无奈地说道。

怎么办？
不讲理由、不找借口、不计投入，李保

祥勇敢承担起治理重任，先行一步作表率，
果断封堵了由保护区自己管理的老鸦岔金矿
坑口。对于施“软招”的企业，李保祥大打

“温情牌”，企业、承包商在哪，他就赶往哪
里，他的执著着实感化了不少矿坑主。对硬

“要说法”的承包商，他则是不厌其烦地摆事
实、讲道理。“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
三次，我们要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黄金开
路、黄河让道’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李保
祥说。

短短 4 年时间，小秦岭矿坑被全部封
堵，矿渣也被彻底削平……保护区真正做到
了矿权退出、人员撤离、全部修复。截至
2020年底，小秦岭保护区共拆除矿企遗留设
施1.4万个，生态恢复面积达135.5万平方米。

故事远没结束。生态“旧账”要还清，
发展“新账”更不能拖欠，小秦岭产业转型
进入了第二阶段。

2019年11月，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三门峡市一次性签下 50 亿元订单。

“虽然小秦岭的金矿关了，但我们市的黄金产
业可没断，政府利用国际市场，多元化解决
原料来源问题。”李保祥说。

企业转型升级，过硬的生产技术不可或
缺。“由于技术不达标，我们公司停产整顿了

许久。”金城冶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东一度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为消减企业转型阵痛，三门峡市请来央
企“救兵”，金城冶金一跃成为国投矿业的控
股投资企业，冶炼技术也得到迅速升级：
以前用氰化钾、汞冶炼，现在活法冶炼全
封闭；以前排污入黄，现在达标处理；以
前矿渣是废料，现在可将 12 种金属“吃干
榨净”……

“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截至
2020 年底，企业已实现了金银铜硫 98.5%以
上的回收率，公司利润也在飞速提升。”李晓
东笑着说。

近年来，为保护黄河生态环境，上游以
三江源、祁连山、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
等为重点，推进实施了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
复和建设工程，提升水源涵养能力。中游突
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下游促进河流
生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样性。在这一过
程中，大批传统产业实现了转型升级。

文化活了——

守护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对这句
话，老船工崔鸿飞有着深刻的理解。

站在舞台上，崔鸿飞哭了：黄河号子登
上大舞台，这一天，他足足等待了10年。

由黄河两岸劳动人民所创的黄河号子是
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源远流
长，《宋史·河渠志》称之为“杂唱”。

“俺过去就是个黄河船工。”满头花发
的河南济源人崔鸿飞声音洪亮。自打 17 岁
上船，他不仅学会了行船路数，还学会了喊
唱黄河号子。“只要卸完货，俺们就每人拿根
纤绳上岸，把船逆水往回拉，黄河号子天天
喊，长年累月，就像刻在了脑子里一样。”

令崔鸿飞始料未及的是，随着公路运输
的兴起，黄河船运成为陈迹。“因为要修建
水库，我们几个老船工也搬迁分散了。”他跟
记者说，此后，黄河上响起的只有游船的汽
笛声。

尽管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但崔鸿飞时
常忍不住翻看过去的老照片。抚摸照片中
的木帆船，“沉睡”的黄河号子好像在脑中

“苏醒”。“不吼一嗓子，就浑身痒痒，那可
是一代代船工传下来的‘黄河魂’啊！”崔
鸿飞说。

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黄河号子成为“绝
唱”？2005 年，心有不甘的崔鸿飞开始着手
整理黄河号子的资料。

“那时候，俺们这些老家伙可都没有手
机，只能骑着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地找。”
为了寻找老船工，搜集一手信息，4 年间，
崔鸿飞跑遍了周边的搬迁村，好不容易搜集
整理出20多首黄河号词。

2009年，崔鸿飞将四年来搜集整理的资
料全部交给济源市文化馆，同年，黄河号子
成功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正当崔鸿飞的工作初见成效时，外界却
传来了怀疑的声音：现在各种各样的电影、
戏剧那么多，搞黄河号子能有啥价值？但崔
鸿飞却不为所动，在他看来，黄河号子作为
宝贵的文化遗产，还要真正“活下来”——
变成有形影像，搬上舞台。

若要登上舞台，则需要提供完整的曲
调、韵律、节拍。对于不懂乐理的崔鸿飞来
说，他只能凭记忆先把号词唱出来，再找专
业人士帮他记谱。“每首号子，可能得唱十几
遍。”虽然辛苦，但看着一张张谱词的记录，
崔鸿飞很是开心。

“拉起咱的船啊，嘿哟嘿哟，慢慢往前挪
啊……”经过10年等待，在2019中国原生民
歌节上，崔鸿飞终登舞台。“两天表演 10 场
后，俺又接到主办方通知，应观众要求再加
演 4 场。自己的努力没白费，这感觉可真
好！”崔鸿飞说。

2021年，河南省非遗保护中心计划组织
沿黄巡演，打磨提升“黄河号子”非遗舞台
剧，把黄河号子蕴含的“黄河精神”传播得
更深、更广、更远。

在崔鸿飞口中，黄河号子变为舞台精
品。而在陈安岭口中，黄河号子成了“抢险
动员令”。

“这一道 （铅丝），齐点儿——嘿呦嘿呦
……”站在山东省菏泽市黄河段 6 号坝上，
第一专业机动抢险队的志愿者陈安岭一边比
划一边喊着号子，其他抢险队员三下五除二
就捆好了三捆柳石枕。

因为黄河菏泽段是“游荡性”河段，河
势变化不定，抛挂柳石枕可以有效控导流
势、保护大堤。为调动队员积极性，陈安岭
总习惯用别具特色的黄河号子指挥队员捆
绑、抛挂。

虽然一条柳石枕可是不轻，但听着号子
指挥，队员们的工作效率也在提高。“不喊号
前，抛挂一个柳石枕需要15分钟，喊了号子
后，最快速度能提高到 10 分钟一个。”陈安
岭告诉记者，“队员们都说，听着黄河号子，
越干越提劲，非常有感染力。”

近年来，黄河沿线省区不断加大对黄河
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力度，深入挖掘黄河文
化蕴涵的时代价值，弘扬黄河精神、讲好黄
河故事。

讲好“黄河故事”

兴安岭上赶集忙 “慢火车”里年味浓
侯继尧

他们选择坚守，只为黄河更清更美
本报记者 刘乐艺

2021年2月，一个冬日的午后，甘肃省
兰州市不少市民出门散步，他们突然发现：

“黄”河不见了！
阳光下，黄河泛出微微的绿色，却不见

黄色。兰州市水务局的专家解释说，冬天黄

土冻结，进入黄河的泥沙变少了，但根本原
因还是沿岸植树造林，减少了水土流失。

近年来，黄河沿岸不少居民切身感受
到，黄河越来越清了。这背后是巨大的努力
与付出。

为保护全长5464公里的“母亲河”，黄
河上中下游沿线 9 省 （区），围绕生态修
复，聚焦产业转型，紧抓文化保护，形成了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合力。

1月10日，黄河山西省运城市芮城段出现流凌景观。 薛 俊摄 （人民视觉）


